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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穿過「秫香館」西邊的洞
門，便來到中部園區。這裡
是拙政園的精華所在，面積
僅有十八畝，且大部分是水
面，卻集中建有遠香堂、玉
蘭堂、香洲、海棠春塢、見
山樓、聽雨軒等若干庭院
式、半庭院式景觀，以及荷
風四面亭、雪香雲蔚亭、塔
影亭等10餘座觀景亭。很顯
然，這些才是真正的「主
子」。遊客們只有走到這裡，
才可以見到大大小小的」主
子」。關於這一點，遊客們嘻
笑道，倒是與中國見官見貴
的「禮儀文化」十分合拍
呢！遊客們的不時調侃，令
我捧腹不已。　　
「主子」們依水池佈局，

層次分明，形體各異，高低
錯落，尊卑有序，可謂歎為
觀止。如此眾多的「主子」
呆在一起，不用說，這裡的
主題便是「園居」了。
為「園居」領銜的名叫

「遠香堂」。我們遊覽到這裡
時，導遊介紹說，它不僅是
中部園區的主體建築，更是
拙政園的主體建築，園中所
有景觀都是圍繞它展開的。　　
仔細看去，它前呼後擁，

無論設計理念、區位安排、地位陣勢，還是建築式
樣、細節處理、藝術風格，果然都有些不同凡響：　　
它位於水池南岸，因荷香而得名，是一座乾隆時建

於原「若墅堂」舊址上的四面廳，既是傳統意義上的
古典建築，又別開生面；　　
它面闊三間，伴水而建，結構精巧，處理細膩，四

面皆是落地玻璃窗，可從裡向外看到四圍景色，逢夏
日，荷風撲面，清香遠送，又是賞荷的絕佳之處；　　
堂內陳設精雅異常，廳門正中有匾額一塊，上書

「遠香堂」三字，乃文徵明親題。　　
堂東有「梧竹幽居」、「海棠春塢」等景點相伴。

「梧竹幽居」四周白牆開有四個圓孔洞門，洞環洞，
洞套洞，在不同的角度可看到重疊交錯的分圈、套
圈、連圈的奇特景觀，匾額乃文徵明題書。從「梧竹
幽居」向西遠望，還可看到著名的報恩寺塔。「海棠

春塢」是一座獨立小院，造型別致，院內植有海棠兩
株，地面有海棠花圖案，係用紅、白、青三色鵝卵石
鑲嵌而成。此外，還有小山一座，山上建有「繡綺
亭」。
堂南配以各具情趣的「聽雨軒」、「嘉實亭」和小

池、假山、竹林等人文景觀。其「雨打芭蕉聲不
同」，蓋因聽雨人心態各異之故。　　
堂西有「玉蘭堂」、「香洲」為鄰。「玉蘭堂」是

封閉的幽靜庭院，堂舍高大寬敞，院落小巧精緻。南
牆高聳，爬滿籐草，牆下築有花壇，植天竺和竹叢，
配湖石數峰，景色優美，花香宜人。「香洲」為舫型
結構，有兩層樓艙，通體高雅灑脫，是文人理想與情
操的寄託，其身姿倒映水中，愈顯纖麗雅潔。　　
堂北隔荷花池與對面東、西兩山島相望。兩山以溪

橋相連，東山建有「待霜亭」，山上卻遍植花草樹
木，岸邊則灌木眾多，偏偏是生機一片。西山則有與
之相對應的賞梅處「雪香雲蔚亭」，可文徵明卻反其
道而行之，在正對遠香堂的兩柱上題寫耐人尋味的抱
柱聯，云：「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亭中央所
掛「山花野鳥之間」匾額，乃元代大畫家倪雲林題
寫。　　
水池中央還建有「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

山」的「荷風四面亭」，由此過亭西曲橋，向北轉可
到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見山樓」。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歲寒三友」之「松風水閣」

（又名」聽松風處」）以及廊橋「小飛虹」、水閣「小
滄浪」等。可想而知，居
住在如此一個賽似仙境的
溫柔鄉裡，誰還會不滿
足，偏要生出那份「雄心」
來惹是生非喲！這，恐怕
也就是王獻臣們所要的
「藝術效果」了。　　

告別這一班「主子」之
後，我們來到西部園區。　
西部原為「補園」，面

積約12.5畝，水面迂迴，
佈局緊湊，亭台樓閣依山
傍水而建，明顯屬於「拙
政」的配套工程，主要建
築有「三十六鴛鴦館」、
「與誰同坐軒」等。　　

「三十六鴛鴦館」是當
年園主宴請賓客和聽曲的
場所，方形平面帶四耳
室，廳內以隔扇和掛落劃

分為南北兩部，南部稱「十八曼佗羅花館」，因山茶
花而得名，北部叫「三十六鴛鴦館」，因臨池曾養三
十六對鴛鴦之故。「三十六鴛鴦館」是古建築中的一
種鴛鴦廳形式，廳內陳設考究，極具華麗。晴和之
日，由室內透過藍色玻璃窗朝室外觀看，景色猶如一
片雪景。館內頂棚採用拱型，既彎曲美觀，遮掩頂上
樑架，又利用弧形屋頂反射聲音，增強音響效果，使
得餘音繞樑，經久不息。　　
「與誰同坐軒」造型非常別致，成折扇狀。蘇軾有

詞《點絳唇》，詞中云：「與誰同坐？明月、清風、
我」，因此取名「與誰同坐軒」。此軒依水而建，平面
為扇形，屋面、軒門、窗洞、石桌、石凳及軒頂、燈
罩、牆上匾額、半欄均成扇面狀，故又稱作「扇
亭」。遊人至此就會想起蘇東坡，並油然感到這裡可
賞水中之月，可得清風之爽。　　
看到這裡，我驀然想到《韓熙載夜宴圖》，飲酒聽

曲也好，吟詩賞月也罷，說白了，這裡不就是個假借
縱情聲色以掩人耳目的地方麼！　　
與「夜宴圖」有㠥異曲同工之妙的「補園」還建有

留聽閣、宜兩亭、倒影樓、水廊等其它建築。　　
遊程結束，走出拙政園時，遊客們仍讚歎不已。　　
那麼，骨子裡呢？為了一個言不由衷的所謂「拙

政」，費盡心機弄出偌大一座園林，「總設計師」文
徵明意味深長地說道，「爽借清風明借月，動觀流水
靜觀山」，這是不是「官場文化」與吳越文化在斯時
斯地的一個絕妙結合呢？

科舉考試用角力的方法決定名次，不免讓人覺得斯文掃
地。宋朝的科舉內容，按照《登科記》的記載是：「建隆
以來，逐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凡三題。」《玉
照新志》說：「殿試用三題，為以先納卷子，無難犯者為
魁。」才思敏捷，先交卷子就佔便宜。宋太宗就「每以先
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所以有個叫李庶幾的人，就
「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以練習
提高作文的速度，而「輕薄為文，不求義理」，也就在所
難免了。於是，就出現了兩人同時交卷的事情。司馬光的
《竦水記聞》就記載：王嗣宗曾與趙昌言並列為狀元，於
是宋太祖命他們當場角力，以決勝負！結果是王嗣宗獲
勝。不知道司馬光有意，還是錯記？與王嗣宗角力的其實
不是趙昌言，而是陳識。《玉照新志》就指出：因為「當
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所以，王嗣宗和陳識那年同時
交出的卷子題目是《橋樑渡長江》的賦。與趙昌言太平興
國四年的及第科考，也不在同一年。
王嗣宗後來去拜訪「終南名士」種放，又遇見了一件發

噱的事，此事《宋史》回護說是酒後鬧事，但宋人筆記卻
寫得明白：出於禮節，獨身的種放見當了一方大員的王嗣
宗到訪，就讓晚輩侄子們出來拜見，結果種放對王嗣宗的
居然「倨受之」表示了不滿！於是王嗣宗對他的抗禮大為
惱怒，輕蔑道：你在教那些放牛孩時，我已經狀元及第
了！種放則直奔他的痛處去，反諷說：「吾豈與角力兒較
曲直耶！」此次忿爭，再一次讓斯文掃地，而且還要讓皇
帝出面來擺平兩人於此而引發的矛盾！
不過，「文思敏速」的李庶幾最終卻枉費了心機，因為

有人上言議論了此事，結果，雖然是他第一個交了卷，卻
被宋太宗「遽叱出之」，反而讓「尤苦思遲」的孫何得了
狀元！但這只是對遲速而言，從趙昌國獲得進士及第的事
例中可以看出：宋初的科舉考試並不太注重思想性和有沒
有真才實學。李庶幾當然也就只好自認悖運了。
《文獻通考》記載：名字和趙昌言只一字之差的趙昌

國，因為當時科舉考試中有個不常設的「一日作詩百篇，
求應者即試之」的科目，於是趙昌國請求應考了。宋太祖
親自出了個二十字的五言四句題：「秋風雪月天，花竹鶴
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篇押四個韻。可是
一直到晚上，整整一天，趙昌國「僅成數十首」而已，並
且內容也「率無可觀」，但宋太祖還是算他通過了！
學唐朝盧藏用走「終南捷徑」的種放，在狀元王嗣宗面

前表現出的過於敏感，與他「貴為帝友，而無科名」的科
考失敗也是有關係的。王嗣宗給朝廷上書，說：「種放學
識空疏，其才識均無過人之處，專飾巧詐，盜竊虛名。陛
下尊禮種放，將他擢為顯官，微臣恐天下為之竊笑，更加
增長澆薄詐偽之風。」諫議大夫杜鎬還在宴會上當面背誦
《北山移文》，諷刺他走終南捷徑費盡了心機。《玉照新志》
透露：他曾和蘇易簡一起投在盧多遜門下，盧多遜與趙普
爭寵失敗後，他倆還一起徒步送他去過海南，回來後才由
種英改名種放。同時，他不但跟㠥陳摶學道，與工部員外
郎陳堯叟、兵部尚書張齊賢等高官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淳
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向朝廷推薦了他，但其母不高
興，對他說：「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
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還
「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但其母死後就不同
了。
狀元們可以自誇自己的努力，宋真宗卻要強調自己的造

神之力，也好為別人樹立「馬兒既跑，又不吃草」的榜
樣，於是種放終於交了好運，又是諫議大夫、又是工部侍
郎；一會兒官，一會兒隱，宋真宗登龍圖閣，還特意與之
攜手，說：「昔日唐明皇優待李白，御手調羹。今天我攜
種放同登龍圖閣，厚賢的禮節，無愧於前代了。」可惜過
了不久，他的劣根性就藏不住了。即便是《宋史》也不得
不承認：「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
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
橫。」如此，斯文怎能不一再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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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才
能
做
好
買
賣
之
類
的
話
。
老
賀
與
愛
人
連
連

點
頭
稱
是
。
但
我
是
個
連
自
己
都
教
育
不
好
，
也
從
不
敢
去
教
育

別
人
的
人
，
見
老
賀
與
愛
人
點
頭
稱
是
的
樣
子
，
竟
惶
惶
然
。
老

賀
與
愛
人
在
我
們
那
又
賣
了
三
年
魚
後
，
就
再
也
沒
見
過
他
倆
。

今
天
，
在
這
裡
碰
見
老
賀
，
心
裡
也
挺
高
興
。
但
我
還
是
不
願

白
吃
老
賀
的
一
盤
紅
燒
鯽
魚
。
老
賀
見
我
這
樣
，
急
了
：
﹁
今
天

你
不
給
我
面
子
，
我
可
要
罵
人
了
。
﹂
見
老
賀
這
樣
，
我
只
好
作

罷
。
老
賀
又
接
㠥
說
：
﹁
老
弟
，
你
不
知
道
，
那
時
別
人
都
不
買

我
的
魚
，
屋
裡
又
太
窮
，
我
都
真
不
想
過
下
去
了
。
只
有
你
還
一

直
買
我
的
魚
，
支
持
我
，
我
才
有
了
活
下
去
的
勇
氣⋯

⋯

﹂
一
聽

老
賀
說
這
麼
沉
重
的
話
，
我
的
心
又
開
始
惶
惶
然
。
老
賀
嚴
肅
地

看
㠥
我
，
又
說
道
：
﹁
老
弟
，
是
真
的
！
﹂
然
後
，
他
又
燦
爛
地

一
笑
，
眼
裡
還
有
幾
絲
淚
光⋯

⋯

我
相
信
了
老
賀
的
話
，
沒
想
到
我
無
意
中
的
寬
容
，
竟
幫
助
一

個
人
度
過
了
一
段
艱
難
的
人
生
，
使
他
的
生
命
又
重
新
振
作
起

來
。

■
蒲
繼
剛

賣
魚
的
老
賀

如果說山東曲阜是儒家宗師孔子的根
基，那麼福建武夷山便是繼孔子之後集
儒家思想大成的朱熹的樂土。武夷山雄
偉秀麗的山水是朱子理學孕育、形成與
發展的溫床。因為朱子從十四歲到武夷
山，到七十一歲辭世，在此從學、著
述、授徒、生活五十餘年，確立了朱子
理學的宏大規模，並完成了影響明清以
迄民國儒學甚巨的《四書集注》、《詩集
注》等書，朱子因武夷山而為一代宏
儒；武夷山因朱子而盛名彰顯。來到武
夷山，拜訪朱子就成了最大的心願。
知道健行天遊峰的路線裡就有朱子講

學的武夷精舍，心中頗為雀躍。從天游
峰下來後我與妻就立即到出口不遠的精

舍參觀。腳步是輕快的，心情是激動
的，因為我就要去拜訪心儀已久的大儒
者，沐浴在那宏偉的學術氛圍裡啊。
這時夕陽已西下，金色的陽光卻突然

耀眼起來。我從書有「武夷書院」解說
牌的入口進入，陽光一路跟隨。在前庭
裡先看到一座微笑的朱子神采飛揚的雕
像，瘦削的朱子是在暢談他的理學或學
術吧！八百多年前，一代儒學巨擘在此
苦讀成一家之言，與弟子們闢建書院，
講學研究，四方文人雲集，武夷山終成
學術重鎮，連山水都蘊含㠥朱子學說源
流，令人欽仰。朱子雕像後就是「武夷
精舍」的高大牌坊，其後的大門上有康
熙手書的「學達性天」匾額，表彰了一
代大儒的學術成就。右側的草地上立㠥
朱子與群儒的雕像，夕陽下涼風習習，
朱子手持書卷，彷彿仍與諸賢談文論
藝。入了門便是朱子講學的遺址，原建
築僅有三間，中間正廳為學堂，左右為
住宿及休息室。經漫長歲月風霜，精舍
建築當然已非舊物，是近年重修的。最
特別的是左右廳舍用玻璃護㠥兩堵牆，
根據說明是清康熙年間（一七一七年）
修建的書院土牆遺址，展廳裡還有近期
後人修繕時拍攝的舊書院照片，對照這
兩堵牆，不但有古色古香的韻味，還有
薪火相傳的作用。思古懷今，當代以經
濟掛帥，引導人們心靈方向的學術思想
逐漸式微，人們失去穩定心靈的舵手，
以致人心紛亂動盪，武夷山洋溢的儒風
益形重要了。

現在書院裡雖已無琅琅書聲，但陳設
的景物卻都環繞㠥書香：正廳裡的朱子
站在孔子像前的講壇，對兩旁的學子諄
諄教誨，或學術思想，或為人處世，你
也可以坐下來，與聞他的謦欬。時光彷
彿倒回八個多世紀前，那個儒風鼎盛的
武夷風華。還有弄堂裡那一通已經漆黑
的石碑，鐫刻㠥書院的滄桑。接㠥你可
以到兩側的展室裡，參觀朱子一生推廣
教育所辦的書院，如紫陽書院、興賢書
院、考亭書院等簡介或模型；或者是朱
子一生功業思想的介紹。從南宋建元四
年（一一三○年）誕生於龍溪起，至慶
元六年（一二○○年）歸葬於建陽止。
一生仕宦九載，立朝四十六天，其餘都
在武夷山，以他的儒學與理學風靡天
下。可是當我讀到「朱熹晚年遭謗受
讒，落職罷祠，並被列為偽學逆黨，貧
病交加，晚景十分淒涼」的字句，眼眶
不覺濕熱起來。一代大儒終抵不過殘酷
的政治鬥爭，含恨而終，真是令人浩歎
啊！
但時間終究會洗淨他的委屈，武夷山

市的五夫鎮裡還有他的故居、興賢書
院、朱子巷、紫陽樓；精舍不遠處高聳
的水濂洞崖壁下還有古樸優雅的朱子講
學堂：三賢祠，後人奉祠㠥他的恩師劉
子翬、友人劉甫與朱子像，在這些建築
中留有後人對他無盡的、濃濃的思念。
更重要的是朱子理學以及《四書集注》
《詩集注》等書在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散發
耀眼的光芒，成為文人的日月，世世代
代遞邅的精典，就像武夷山下的精舍和
遺跡，永遠有無數慕名而來的旅人，徘
徊在這裡，像風一樣，在書院前的睌對
峰，背後峻拔奇偉的隱屏峰之間迴繞，
迴繞。

電視播送節目，經常會打出文字說明。這是好事，
因為光靠耳朵有時聽不清楚，或是因為語言習慣（普
通話或廣東話），或是因為說話的人速度太快，來不
及一一聽清楚那急口令。
不過，打出來的文字，也常常出錯。
有些是簡單的錯，例如同音字。有一天，說蔣介石

如何「走上權利頂峰」，這個「利」字，應該是
「力」，權力，不是權利。「利」與「力」普通話同
音，廣東話則不同音。有同音的因素，打字的時候就
難免匆匆一下手出錯。
這一類簡單的錯字，看的人容易看出。
有一些字，往往由於繁體、簡體的轉換而來。有一

天見到「後髮制人」，中間的「髮」，應該是「發」。
簡體字是不是把「髮」「發」當成一個字，如果是，
看來也有些問題。
有一天見「社會略影」，第三字應是「掠」。不久當

這個詞再出現的時候，已改正為「掠影」。可見前一

字之錯，是匆忙中的技術性出錯。
有一天見出現「無可口非」，這可

要說一聲「非也」了。第三字應是
「厚」，無可厚非。不過也可以爭論，
說「口非」也是一種非，語氣重了就
屬「厚非」。

日本現任首相菅直人，這個「菅」字，中國人很少
用入姓名。人們也往往把「草菅人命」讀成「草管人
命」。菅管二字相似，易相混。菅是一種二三尺高的
植物，「草菅人命」表示對人命太不尊重。不過這樣
的錯誤出現已不多。
有些字，就有爭論了。往往有爭論的兩個字都不算

錯。例如「汲」與「吸」，「甦」與「蘇」等。汲是
取水，吸是吸收，說「汲水」的時候當然用「汲」，
說「呼吸」的時候當然用「吸」。但是說「汲取」、
「吸取」，意思就近似了。或許說，由個人的習慣去運
用好了。
「坐鎮」與「座陣」，同音，但似乎不是一個詞的

不同寫法。可以說某某人「坐鎮一方」，可以說打仗
時某某人「座陣」。不過「坐鎮」的概念應該是廣闊
一些，「座陣」的概念應該是狹小一些。
「復甦」、「復蘇」，哪一個對？原來都對。「蘇」

本來應是「穌」，現在通用「蘇」。

有一些常用作人名的字，我覺得最好不要簡化，因
為在人名中，不容易判別那個字本來是不是有繁體。
將來日子長了弄不清楚到底此人本來是哪個字了。像
陳雲，現在如果用簡體陳云，我仍很容易想到是陳
雲。可是百幾十年後，就得查一查才知道他是雲或云
了。
有一天，見到「大盤菜」。當時報告者用廣東話，

廣東話「盤」、「盆」同音，似乎一聽就知道，反正
是一大盆的菜。不過在普通話中，兩字並不同音，意
思也有些出入。「盆」是兜起容量較深的形狀，「盤」
比較扁平，廣東話通常用「碟」。一大盆與一大碟是
不相同的。
又有一天，見到用成語「未雨籌謀」。這又有問題

了，「籌謀」是可以通的，說未下雨，先計劃對策。
不過，作為運用成語，卻又肯定是錯的，正確的應是
「未雨綢繆」。因為這個成語有出處，很古，《詩經．
豳風》中就有了「綢繆」，說「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註疏說未下雨先把窗戶關好。雖
然「籌謀」與「綢繆」都是預先準備的意思，文字上
也都通順，但是在這情形下，我喜歡用有出處的成
語，沒有必要另外又去造一條。不過一般用「籌謀」
的似乎更多，因為容易理解，「綢繆」反而可能不明
其意。

■王貞虎

■吳羊璧

電視上的錯字

武夷山探朱子

■「遠香堂」四面皆是落地玻璃窗，可從裡向外看到四圍景色。 網上圖片

（下）


